
本报记者 张 鹏 马富春

教龄30年的甘肃省宕昌县乡村代课老
师王世明， 因为从1989年开始出远门打工
过4年 ， 中断了教龄 ， 他至今没有转正 ，
他认为， “可能永远也转不了正了”。

如今， 他的工资只有400元。 而当年
与他一起代课的教师转正后拿到了4200
元。

王世明 “出名”， 是因为一张黑白照
片。 崇山峻岭之间， 一个人扛着一根几十
斤重的木头回家 。 他的眼前 ， 几乎没有
路， 只有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 这根木料
是建完学校后剩下的， 因为代课教师工资
低， 村民们便把这根木料送给了他。

这张摄于几年前的 “木头抵工资” 的
照片， 至今还时不时被网民翻出来， 流传
一阵子， 感动一大批人。 去年， 他被评为
“最美乡村教师”， 可除了带回一块铜色的
奖牌外 ， 王世明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变
化。 工资条上还是雷打不动的400元。

王世明是1980年在郭家湾村当上代课
教师的， 当时他18岁， 初中刚毕业。 王世
明清楚地记得， 工作的第一年， 他每月的
工资是17.5元。 两年后， 他结婚了， 陆续
生下3个孩子 。 他的工资涨至每月40元 ，
多了22.5元。

郭家湾村周边的几个村学， 几乎被王
世明教了个遍 。 教学条件一个比一个艰
苦， 离家的距离越来越远， 走的山路也越
来越多。

这些山路， 王世明再熟悉不过。 宕昌
县地处甘肃省南部， 紧接青藏高原边缘，
群山环抱， 地广人稀。 宕昌是甘肃出了名
的贫困县， 山大沟深， 交通不便， 人多地
少， 自然条件恶劣， 十年九灾。 2008年的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 2013年的岷漳地震，
宕昌县均未能幸免。

在孤岛般的邓家山， 王世明一待就是
9年， 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学校。 邓家山孤
悬在山巅 ， 200多口人 ， 几乎都是文盲 。
邓家山小学最多的时候一学期有40多个娃
娃上学。

村里决定集资给学校盖新房子， 听说

这个消息， 王世明高兴得像个孩子， “房
子是给学生们盖的， 我也要出把力”。

因为代课教师工资低， 邓家山全村同
意 ， 给王世明分了两亩山地 ， 以补贴家
用 。 当年 ， 两亩山地收了600多斤麦子 ，
王世明把麦子卖了 ， 全部捐给村里建学
校。

房子盖好了， 听说乡上搞退耕还林，
可以分到一批树苗 。 他又赶了十几里山
路， 把树苗拉来， 种在了校园的四周。 如
今， 当年他亲手种植的这些落叶松已长到
五六米高 ,亭亭如盖， 守望着这座已经废
弃了的校园。

丈夫的苦， 没有文化的妻子郭社莲最
清楚。 那条山路， 时常有蛇虫出没， 秋天
的荨麻最毒 ， 被 “咬 ” 上一口 ， 瘙痒难
受。 最苦的是冬季， 大雪深过脚踝， 滑倒
摔跤是常有的事。 “雨天一身泥， 冬上天
天感冒， 经常掉着鼻涕。”

在这条山路上， 王世明独自走了9年。
他一个人， 带三个年级， 既是语文老师，
也是数学老师， 既是音乐老师， 还是生活
老师。

山里人家， 日子大都过得紧紧巴巴。
学生们的书本， 教学用的粉笔， 都是王世
明每年从县城买了， 再用背篓背上山的。
在崎岖的山路上， 如果能碰见荡牛的学生
家长， 王世明还能轻松些， 沉重的书本可
以驮在牛背上。

但大多数时候， 山路上除了他， 就是
他自己的影子。

学生们的学费， 一时收不齐， 到县城
新华书店买书的时候， 王世明只好拿自己
的工资先垫上 。 缺的部分 ， 先打欠条欠
着 。 刚开始 ， 新华书店的人不认识王世
明， 不肯拖欠， 后来知道了这个代课教师
的事， 对方破例给他走了 “后门”。

王世明没学过音乐， 除了能吼两句秦
腔 ， 其他的歌一唱嗓子就把他 “出卖 ”
了。 为了给孩子们上好音乐课， 他就对着
收音机、 电视机学， “学会一首教一首”。

在邓家山， 他为师严厉是出了名的。
每当王世明家访出现在学生家里的时候，
正在看电视节目的学生 ， 一见王老师来

了， 便迅速关掉电视机抱起书本。
一看是王老师来了， 村头很多

人都招呼王老师到家里喝茶。 王老
师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顺便走进了刘

仇女家， 她忙招呼大家坐下， 倒完
水，立马就要生火盆做饭。

山里人交朋友是以心换心。“王
老师把我们邓家山的娃娃全部都带

大了。” 刘仇女端出烙干的馍馍，笑
盈盈地说。 她的两个女儿也都是王
世明的学生，如今早已出嫁。

在邓家山， 村里的孩子他送走
了一拨又一拨， “大的大了， 出嫁
的出嫁了”。 邓家山有史以来的第
一个大学生就是王世明教出的。

邓家山的9年， 除了上课， 王
世明还要自己挑水做饭。 面粉和菜

都是从家里背来的， 他的饭几乎顿顿不离
洋芋， 逢年过节才能吃上顿肉。

山里孩子的早餐， 大多是啃干馍馍。
王世明大清早起来就要忙着给孩子们烧热

水。 遇到中午不回家吃饭的孩子， 王世明
还要招呼学生们和他一起吃饭， 左右都是
洋芋饭。

9年间， 王世明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
迹： 没有一位适龄学生辍学。

事实上， 在去邓家山小学教书前， 为
了养活3个孩子， 他打过4年工。 妻子郭社
莲回忆： 当时， 家里的口粮是以荞麦、 青
稞为主的粗粮， 细粮很少。 即便如此， 面
柜也要空了，“日子紧困得很”。

1989年， 王世明跑到青海刚察县的露
天煤矿，当了一名挖煤工，每月赚100元。白
天挖煤，晚上他帮不识字的工友写信、读信。
“不识字的出门人，太遭罪啦！”他感慨道。

除了当过矿工， 王世明还上新疆拾过
棉花。 可无论是在黑漆漆的煤场、 还是在
看不到头的棉花地 ， 他都渴望再回到讲
台。 他坚信： “要走出穷山沟， 必须要学
本事。 没文化， 出去只能卖死力气。”

1993年， 毛羽山村邓家山社办村学，
一个月只有40块钱， 没有老师愿意去。 妻
子对王世明说： “为了不识字的娃娃都
能识几个字， 管它有钱没钱。” 当时， 3个
孩子渐渐长大， 需要有人看管。 王世明最
终决定上山教书， 在邓家山小学， 这一待
就是9年。

2001年， 邓家山教学点撤并至毛羽山
小学。 那一天， 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这个
“光杆校长” 的心头： 他担心以后学校离
家远了， 会不会有学生到了上学的年龄，
不去上学， 成为文盲。

王世明爱看电视剧， 当看到 《亮剑》
里的李云龙拿起大刀喊冲杀的时候， 他便
感觉心头一热。

“英雄是能够为百姓谋利益的人。 我
没有干出什么成绩， 做得不够好， 只能教
山里孩子多识几个字。” 王世明说。

2001年， 就在给邓家山小学捐粮建校
时， 王世明的大女儿考上了陇南师范， 一
年的住宿费和生活费要5000元。 从拿到录
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这位父亲犯了难。

按风俗， 孩子高考考上了大学， 家长
应该摆谢师宴。 他也想请大伙吃顿酒， 但
无奈囊中羞涩。 最后， 还是女儿学校的校
长出面解了围： “王老师啊， 这个面子给
我， 你就不要请了， 我来请。”

临分别 ， 这位校长还特意叮嘱王世
明： “不能让娃娃不去念大学!”

王世明一连跑了好几天， 亲戚、 同学
那跑了个遍， 才借到200元。 “连路费都
不够 ， 咋能供孩子念书啊 。” 回忆往事 ，
王世明不说话了， 用大骨节的手， 揉着湿
漉漉的眼窝。

从亲戚家借钱回家中的那天， 王世明
一个人独坐在立交桥边， 足足呆坐了两个
多小时。 最后， 还是远在新疆的儿子， 知
道消息后， 向战友东拼西凑， 凑齐了姐姐
的学费。 送女儿上学的那天， 王世明用塑
料袋一层一层包裹着5000元， 小心翼翼地
交到了女儿手上。

命运似乎和王世明开了个玩笑。 按照
后来的国家政策，“凡是1984年以后一直在
岗的代课教师都可以转正。”而因为从1989
年到1993年中断的4年，王世明无缘转正。

王世明也参加过几次考试 ， 都不理
想。 现在 ， 他已经彻底错过转正的机会
了。 按照最新的政策， 转正的代课教师需

具备大专文凭， 并且要通过普通话考试。
眼看着， 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有人评价， 这个 “最美乡村教师” 成
了 “一刀切” 政策的 “牺牲品”， 被制度
有意无意地伤害了， 他不仅 “最美， 还最
悲情”。

如今， 王世明几乎是村里最穷的人。
用他的话说， 这个家 “贼来不怕客来怕”
———客人来了， 发愁拿不出啥招待。

妻子郭社莲煮了几个鸡蛋招待中国青

年报记者的 “不速之访”。 至今， 这个家
使用的灶具是火盆 。 做饭时 ， 烟熏火燎
的， 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

有村民曾当面对王世明 “冷嘲热讽”：
“你干代课教师有啥意思呢， 一个月的工
资不如我们打工一天的钱？”

王世明的回答冷峻如铁甲 ：“人各有
志，我爱这个职业。我相信老天会睁眼的，
我不能前功尽弃。” 也有人问他后悔当了
代课教师吗？他答：“君子怨命不怨天。”

但他毕竟渐渐地老了， 2007年， 他戴
上了一只150度的老花镜， 无论批改作业，
上课， 还是周末回家喂猪， 这只棕边的老
花镜成了他形影不离的 “伙伴”。

因为2013年被评选为 “最美乡村教
师”，他生平第一次到了北京。他看了天安
门升旗，参观了国家博物馆，在航天博物馆
见到了“英雄航天员”景海鹏、翟志刚，还到
了北京大学听教授讲留守儿童的课……

每一项安排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 不
过， 回到宕昌后， 他很少向学生和旁人讲
起。 他被自己的自卑打败了———“虽然我
是最美教师， 但是我是一个代课教师。 上
电视讲话的是我 ， 其他人条件都比我风
光， 而我是穷山沟的土包子， 活人的差距
太大了”。

实际上， 头戴 “光环” 的王世明的生
活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

学校照样会时不时地停电。 在微弱的
烛光下， 王世明垂着头说： “作为3个孩
子的父亲 ， 我打50分 ， 不及格 。 作为丈
夫， 我打30分， 家里的农活儿全靠妻子一
个人做。 作为儿子， 我打20分， 老人有病
的时候 ， 我不在身边 。” 隔着一米多远 ，
记者仍能感受到眼泪马上要从他的眼眶里

挣脱了。
山里寂静 ， 突然雷声大作 ， 大雨瓢

泼。 “作为老师， 我最起码打60分。” 这
一次他没有停顿， 语气坚定。

大女儿郭冯燕师范毕业的时候， 王世
明恳求女儿：“要懂得吃水思泉。 这一方水
土养育了你，你必须为这个地方服务。”

原本有机会外出闯荡的郭冯燕， 最后
回到了老家， 在临近的乡下一所中学， 当
了一名英语老师。 不过， 女儿的工资比王
世明每月400元的工资翻了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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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发现价格是市场的事
却依然辛苦官员

出门逛地铁 宅家啃煎饼
把煎饼当猪食， 视金钱如粪土， 打死

你我也不信。
媒体说， 北京市 “我为公共交通价格

改革建言献策” 活动7月20日结束， 17天
来， 上万市民参与活动， 大部分市民都赞
同上调票价， 但认为幅度不宜过大， 同时
希望改善公共交通乘坐环境， 如地铁安装
屏蔽门、 打击乞讨卖艺等。

虽有“首堵”和雾霾，但北京也有放之
四海皆骄傲的大煎饼， 就是以两块钱地铁
票为代表的北京公交。 这两块钱的物件是
2008年从天而降的，虽然很贵，每年公交补
贴上百亿元，但这钱不直接从市民兜里掏，
于是大家乐得出门逛地铁，宅家啃煎饼。

就像不相信地铁煎饼能长久飘香， 我
同样不相信 “大部分市民都赞同上调票
价”， 手捧煎饼嘴不张？ 那不是觉悟， 是
生口疮了， 是肚子积食了 ， 是脑子进水
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时代不同了， 地铁
涨价是大势所趋， 那只好多少涨一点吧，
至于后面关于屏蔽门之类的希望， 不过是
无奈后的小脋饬， 聊胜于无。

回头想起来， 真要埋怨领导了， 把个
煎饼供奉起来， 给大家惯出了虚幻， 以为
两块钱坐地铁天经地义。 如今要面对现实
了， 地铁要涨价了， 令人痛苦不堪， 还不
如当初就冷酷到底。

我以为， 如今的高铁也是个超性价比
的大煎饼。何以见得？———全国高铁辛苦一

年， 许多路段运营收入覆盖银行利息都困
难， 何谈收回投资？ 高铁赢利也是有办法
的，就是涨价。但大家不高兴了，改坐大巴
车坐飞机了，高铁更收不到钱了。高铁无法
与公众消费水平相匹配，却仍然大干快上，
只好靠行政资金和银行贷款供奉着。

为政治计而供奉的煎饼， 不只是地铁
和高铁， 贵州供奉的是牛肉粉 ， 一波数
折。

也是在2008年， 贵阳市商务局等部门
推出了20家贵阳早餐示范店， “旨在进一
步规范贵阳市早餐市场经济秩序， 稳定和
平抑早餐价格。” 这20家示范店按照不同
等级， 共得到了80万元的奖励。 但惠民政
策并没有走得很远， 一个贵阳怎能扛住全
国CPI的上涨？ 两年后， 示范店早餐价格
不但没有降下来， 还从原来的5到6元涨到
6.5到7元， 空留示范店匾牌。

到2011年4月， 新一拨供奉牛肉粉浪
潮复起， 当地媒体点明此次是 “源自民间
的自发行动” ———在贵州都市网贵阳生活

板块， 一则帖子认为贵阳高价早餐存在暴
利空间， 指责 “老板赚黑心钱”。 一位自
称是肠旺面老板的网友不忿， 列出早餐的
成本， 称只要低成本店开得起， 他马上关
门。 网友 “王者7之恋” 应战要开店， 肠
旺面只卖4.5元， 后来果然开门大红 。 接
着， 又有一对七旬老夫妇开了一家4.5元
店， 后更有 “大赢幺姨妈牛肉粉” 打出4
块钱的口号。 有点像当年大跃进放卫星。

政府坚决支持群众运动， 贵阳市旅游
文化产业投资 （集团） 有限公司是贵阳市
直属企业， 它高调宣称： 年内将出资1000
万元开办100家平价早餐店， 牛肉粉只卖
4.5元。

如果这一轮供奉真是 “源自民间的自
发行动”， 那就更麻烦： 不为政治计的市
民， 竟也主动承担抑制通胀的社会责任，
坚信牛肉粉是能供奉起来的， 且不贪图政
府补贴———民， 何以使知之？

尽管有民间自发和政府支持， 但平价
牛肉粉依然供奉不起来。 没辙， 2013年贵
阳市再次推出200多辆早餐车上街头， 低
于市价15%。 从今年4月1日起， 贵阳市又
推出3家平价早餐示范店， 期望一碗牛肉
粉从8元降到6元。 但3月后， 贵阳市早餐
价格依然不受示范。

想想官员也真是辛苦， 拼命要搞清牛
肉粉的成本。 他们如何算得清直接成本和
间接费用？ 如何判定每家店的位置优劣和
口味传承 ？ 他们认定一碗牛肉粉只能卖
4.5元， 却又如何盯死每碗面没有偷偷减
少一片牛肉？

30多年的经济改革多少有点白瞎了。
本来核算成本、 发现价格是市场的事， 却
依然辛苦官员， 让官员屡战屡败。 眼下官
员至少能做的是， 算算这些年为供奉牛肉
粉花了多少钱。 有空的话， 也算算地铁和
高铁的煎饼账。

张立国：一个远没有被完全发现的画家
实习生 赵雅娇

看见一幅好画， 他会不由自主凑上前
去。 当他趴在画布上， 会觉得身体就是画
笔 。 别人作画有作够了的时候 ， 他没有
够， 总嫌太阳落得早了。

他也曾在月光下走着走着， 突然就被
脚底斑驳陆离的光影摄住了心魄， 作画的
冲动 “汹涌” 而来， 返身跑回画室， 准备
纸的那一小段时间对他也是折磨。

“这种遏制不住的欲望得不到宣泄真
是痛苦啊。” 他说。

而这位痴心于绘画的画家再也不能体

会这种 “甜蜜的痛苦” 了。 7月14日， 原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张立国去世， 享年75岁。

他最常给学生讲 ： 酷爱绘画和苛求
美是一个画家的先决条件 ， 而强烈的爱
是保证这二者的唯一途径 。 问问自己还
有没有一开始学画 、 接触好画时心里那
种怦怦直跳的感觉 ， 骗得了别人 ， 骗不
了自己。

他的画布常被自己涂得面目皆非， 看
着不满意的要涂掉， 看着满意但是禁不起
时间磨练的也要涂掉。

“具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型艺术家， 儒
雅的外表下 ‘潜伏’ 着叛逆的现代意识。”
是张立国首次大型回顾展策展人王明贤对

他的评价。
即使在上个世纪60年代， 红色主题性

绘画是当时的主流， 艺术服务于政治， 张
立国也没有成为先进政治的绘画者。 他在
中央美院创作毕业作品 《广阔天地》 时，
最纠结的就是把什么放在中心位置。 在初
期的素描稿中， 丰收的场景中人物处于画
面的中心， 完全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 而
到了终稿油画稿中， 人物被降低到十分次
要的位置， 画面的中心成为色彩缤纷的天
空。 在有限的范围内， 张立国选择了色彩
与形式的自主性表达。

他说： “我喜欢自然、 真实、 面向未
来。”

当现代艺术大潮涌入时， 张立国同代
艺术家的处境都很尴尬， 只有少数人顺利
完成了现代转型， 张立国是其中的代表。

他尝试着，把人画成影子，把身体画成
线条，把水和河流画成色块，把建筑画成轮
廓，构建一个线条、色彩和光影的世界。

他给自己的画展起名 “自律的绘画”，

希望突出绘画本身， 让艺术回归到其自主
性之上。

艺术评论家高名潞评价： “在他那辈
画家中， 他是少数能超出风格形式之外在
题材立意方面追求某种 ‘形而上’ 哲学意
味的画家。”

每当有人问起创作感受， 张立国总会
凝神说： “很复杂。”

他画室墙壁上嵌了一幅自己的作

品———《幻想家的直觉》， 构图是一个不成
规则的球， 下面是一些抻长的影子， 长短
不一， 极力向上拉升。 他觉得那些影子里
有自己。

在他的诸多作品中影子都 “如影随
形”， 他从小就喜欢人的背影， 觉得影子
要比形体静美， 有想象的余地。 他一直在
追问： “影子是不是一种更真实的存在？
是不是一种意义含量更高的实在？”

在首师大教授汪民安眼中， 绘画就是
张立国的生活方式。

由于出身问题， 张立国曾在 “文革”
十年受难。 而对于这一段历史， 我们几乎
看不到他的任何表达 。 他更愿意作画谈
画。 绘画是他抵制平庸和琐碎生活的有效
闸门， 把这个并不如意的世界阻挡在外。

他的妻子看到， 他有自己的世界。 看
着嫩叶上的露珠在太阳光里微微颤动， 他
不由得就会泪流双颊； 看着河水昼夜不息
流去， 他会痴痴地坐在河边怅惘。 他说：
“我希望在我的心中永远保留不受破坏的
自然， 我深信远离自然， 人性是难以保全
的。”

不善应酬， 深居简出， 张立国喜欢闭
门在家揣摩 《老子 》、 《周易 》。 他还读
《爱因斯坦文集 》 、 《古今数学思想 》 、

《维特根斯坦》、 《大提琴演奏艺术》。
“我没有想过要画成什么派进入什么

圈， 就是因为喜欢绘画， 平时也很少与外
界联系。” 他说。

但他待人非常随和。 与张立国同事20
多年的戴顺智记得， 身体不好年龄很大的
张立国， 办活动时， 仍会跟大家一起搬桌
椅教具。

商业时代来临， “拍卖” 成为彰显身
份、 提供收益的有效手段。 但当我们在网
络上搜索有关张立国的信息， 只有画展，
没有拍卖。

同事李木在他去世后回忆： “张教授
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身上独特的艺术家

气质。 这在学院派的老师中， 当时少见，
现在也不多。”

看到国内有些画家去欧美后开始怀疑

自己 ， 认为自己的艺术无法再与西画抗
衡。 从来说话做事都慢条斯理的张立国也
会有点激动： “太机会主义了！ 为什么要
与别人抗衡呢？ 要战斗吗？ 艺术家也没必
要打仗呀！”

“作为一个艺术家， 艺术之外的事别
想得太多了。” 他常常这么说。

偶尔， 他也会有 “想多” 的时候。 看
着北京某些蹩脚的人造环境， 张立国有点
着急， 他甚至想给领导写信， 他说： 文化
环境同快速发展的经济不相称， 这种扭曲
了的不平衡会影响几代人。 现在的设计纯
粹是用陈旧迂腐的观念把那些最现代的材

料糟踏了。
他还没想好这信该怎么写， 生命就终

止了。
李木说， 张立国是 “孤独” 的。 在绘

画上， 他算不上 “主流”； 在教学中， 他
鼓励学生大胆创作， 不理会 “学生就该练
基础” 的成规。

张立国从清华美院退休时 ， 院里并
没有为他举办任何像样的活动 ， 只有三
个同事请他吃了一顿饭 。 他去世后 ， 讣
告安静地贴在学院门口 ， 为之驻足的人
并不多 ， 很多老师同学至今都不知道他
的死讯。

但总有人记得他。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
馆馆长杭间和中国青年报记者聊到深夜，
他说： “要评价张立国和他的作品， 该重
新确立中国现代绘画史的坐标。 张立国不
做作、 不虚伪， 他是一个远没有被完全发
现的画家。”

30年教龄，400元工资，代课教师最美？

报人

世说新语

讲台上的王世明 本报记者 张 鹏摄

鹤岗副市长： 肖像权
黑龙江鹤岗一起涉嫌 “矿难瞒

报 ” 的新闻中 ， 有个本不起眼的事
儿， 意外抢夺了公众的注意力。 鹤岗
的一位副市长， 在执行公务的途中，
与端着相机的记者狭路相逢。 记者咔
擦一声按下了快门 ， 副市长不乐意
了， 提出了删掉照片的要求。

拿什么要求呢？ 记者是来做舆论
监督的， 以权压人， 岂不落口实？ 交
情也是不行， 萍水相逢， 哪里来的交
情。 最终搬上台面的理由， 是响当当
的3个字： 肖像权！

一句 “我有肖像权”， 有望成为
2014年最新的热点词语， 风头直追几
年前的 “我爸是李刚”。

那就来讨论法律吧 。 姑且不论
“记者采访矿难” 这种舆论监督可能
合法拍照 。 一位公众人物 ， 其肖像
权、 名誉权、 隐私权等私权， 也始终
受着公共利益的限制。

肖像权不是逃避媒体监督的理

由， 这场肖像权引发的笑话， 其实，
并不好笑。

小涂： 见义勇为

在被刑拘了两个星期后， 小涂等
到了一个 “不予批捕” 的决定。 起因
是， 他 “见义勇为”。

这件发生在深圳的 “荒唐拘捕
案”， 并不复杂。 2014年7月1日的晚
上11点， 来深圳世界之窗参加啤酒节
活动的小涂， 看到一个男子正在纠缠
一个姑娘， 他主动上前询问那姑娘是
否需要帮助，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小
涂和那男子争斗起来， 一脚出去， 对
方的左腿骨折了。

小涂进了看守所，他以为，见义勇
为的自己算是正当防卫， 应该很快就
能出去，万万没想到，这一待就是半个
月。

刑拘的后果是可能会列入档案，
尽管警方也作出 “不留案底”， 协助
申请见义勇为奖励的 “补救” 措施，
但这一切， 都不能掩盖半个多月前，
那个轻率的刑拘决定。

最终 ， 小涂买了车票准备回老
家， 见义勇为的他， “不敢” 继续留
在深圳了。 理由听起来挺悲凉： 怕被
报复。

韩迎新： 尚方宝剑

顶着 “最美最狠强拆女市长” 的
头衔， 吉林省舒兰市常务副市长韩迎
新， 被立案调查了。

“我有尚方宝剑 ! 你们随便告 ，
我不怕”， “我不懂拆迁法， 不按拆
迁法办”， 2011年1月4日， 舒兰市步
行街的28家门面房被当地政府强拆
时， 当时还是副市长的韩迎新， 对着
被拆迁群众， 喊出了这几句话。

话语被定格在镜头中， 而基层地
方的保障房腐败、基建乱象，也一直考
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 执政者喊出无
视法律的话，让人生寒，但又是什么成
为她的倚仗， 使她有足够的底气喊出
这样的话？

韩迎新的 “尚方宝剑” 到底是什
么？ 用 《半月谈》 总编室副主任滕朝
阳的话说 ， 无论那是 “红头文件 ”，
还是 “口含天宪的大人物”， 都该一
并被 “及时处理”。

水木坑爹女： 人肉搜索
一篇称赞自己父亲清廉的帖子，

从水木社区网络论坛出发 ， 红遍网
络。 发帖人被戏称为 “水木坑爹女”。
网友们手持 “人肉搜索” 利器， 翻来
翻去， 似乎是看见， 发帖人 “在北京
有两套房、 东戴河有一套房”， 其父
亲方某 “老家辽宁有10套房”。

爆料挺惊人， 大伙儿满以为， 这
次， 又能搜出贪官了。 孰料， 剧情出
现了转折。 被找到的两个疑似贪官的
方某， 一个 “躺枪了”， 一个 “不是
官”。 网友的 “激情反腐” 似乎闹出
了乌龙。

被当作 “反腐利器 ” 的人肉搜
索， 一直用周久耕的香烟和杨达才的
手表， 屏蔽着背后的一片质疑声。 但
是眼下有媒体撰文称， “人肉搜索”
将 “坑爹女” 事件导入尴尬。

用微博上的一句评论来说， 突兀
的是网友 ， 凌乱的是社会 ， 没有赢
家。

张 渺

王世明扛着木头回家 陈庆港摄


